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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贤认为纳西语某些高调音节（虚词）完全丢失音段弱化为「浮游调」使左邻音节（宿主）变
调。重新考察此现象发现音节弱化在现代纳西语中很普遍，弱化并不限于高调音节，弱化后宿主产出
非常丰富的音变形式，一共十二种。虽然这与浮游调引起的变调极为相似，但音节弱化并不产生典型
的浮游调。纳西语音节弱化与合音音变的研究为描写复杂变调提供了框架，同时为浮游调历史来历与
演变路径、词汇化和语法化过程中音节的演变提供了线索。 
 
关键词：音节弱化；合音变调；补偿性延长；浮游调；纳西语 
 
1. 引言 
音节丢失元辅音弱化为纯粹的声调——浮游调（floating tone）是音节到超音段的历时典
型。起初「浮游调」的概念源于非洲声调语言的研究（见「4 讨论」部分详细讨论）。近年
来，浮游调的概念也开始被一些学者用来解释东亚个别汉藏语系语言的变调现象。如：羌语
（Evans 2008）、缅甸的 Kuki-Thaadow 方言（Hyman 2010）、粤语广州话（包智明 侍建国 
许德宝 2015:118）1。纳西语西部方言中同样存在类似音节弱化为浮游调的现象，如例 1(例
句选自纳西语片丁话长篇语料，问号表示初次分析时语素不确定)。 
(1) ŋʋ̩˥˧ mjɤ˩ tʰe˩˥ hʏ˩˧ mʋ̩˧ wɑ˧.
 2SG ? 眼睛 DUR ? 红的 ? AFF IND  
 （牧羊人）说：「您的眼睛还是红的啊！」 
                                                             
* 感谢《语言暨语言学》的编辑。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对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使得文章结构更为合理，讨论部
分更为成熟。感谢所有纳西语发音人，特别是和积义、和志强、和廷武。感谢柳俊博士对纳西语语法术语标注
和翻译的意见。感谢伦静博士校对全文。文中存在的错误和疏漏作者自负。 
1 作者认为白宛如（1989）所描写的「省略变调」可以用浮游调来解释，但未做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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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例 1 对应的语图 (发音人为 M3，56 岁)1 
 
例 1 中黑体词在单用时分别为 ŋʋ̩˥ 「您」、tʰe˩「持续体」、hʏ˩「红的」，入句后无论
语速快慢其实际音值都可为[ŋʋ̩ː ˥˧]、[tʰeː˩˥]、[hʏː˩˧]，变调后音节的辅音和元音的音值都不受影
响（图 1）。如果不变调，则句子不成立（例 2）。 
(2) ŋʋ̩˥  mjɤ˩ tʰe˩ hʏ˩ mʋ̩˧  wɑ˧.（此句无意义。）
例 1 变调并不是声调环境或句法环境引起的，而与每个词后有一个音节被弱化有关。
根据母语人的语感，如例 3 所示（斜体表示被弱化的成分）。例 1 中被弱化的词分别为：领
属格 ɡɤ˧「的」、副词 tɑ˥「仅仅」、jɤ˧「亲见示证」。仅从例 1 来看，变调可以解释为：音
节 ɡɤ˧、tɑ˥、jɤ˧弱化为了声调并与之前音节合音，使之出现变调。例 1 与例 3 的意义完全相
同，只是母语人会认为例 1 更为自然。因而，准确地说，「消失」的词（音节）属于语音上
的弱化而非句法上的省略。为了描述和讨论方便，在下文中使用「音节弱化」指音节丢失音
段的现象，前音节则称为「宿主（host）」，从音节弱化到音长和声调附着到宿主的过程称
为「音节合音」，宿主的音变可称为「合音音变」。 
(3) ŋʋ̩˥  ɡɤ˧ mjɤ˩ tʰe˩ tɑ˥ hʏ˩ jɤ˧ mʋ̩˧ wɑ˧。
 2SG POSS 眼睛 DUR 仅仅 红 VIS AFF IND 
 （牧羊人）说：「您的眼睛还是红的啊」 
                                                             
1 相对于变调，图 2 中[ŋʋ̩ː˥˧]、[tʰeː˩˥]、[hʏː˩˧]的长音不明显，长音是相对于单用时的元音音长而言的，语图中
mjɤ˩的韵母/jɤ/部分最长，但仍是短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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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以往纳西语音节弱化和合音研究中对同一个现象却有不同的结论。多数研究中
未注意到音节弱化与变调之间的联系，音节弱化引起的变调现象被称为「省略变调」或「连
续合音」，并认为「省略变调」中的变调与字调升调「低升调」相同（和即仁 姜竹仪 1985:14-
15；和志武 1987:8；孙堂茂 2012:83）。徐继荣（2011）在描写分析次恩丁村纳西话时也提
到存在「省略变调」现象。另外，还有的文章将宿主的变调称为「内部屈折」（杨亦花 2016），
或将弱化后宿主的变调（「低升调」）视为表达不同语法意义的手段（和万传 和红军 2008:137）
等。米可（Michaud 2006）首次使用「浮游调」解释纳西语高调的「省略变调」。Michaud & 
He (2007) 通过实验语音学分析（包括听觉实验）证明了「省略」产生的变调「低升调」实
际上包含 LH 和 MH 两个对立的升调 (相关实验材料可在线查看1)。他们总共发现七种音节
弱化后宿主的变调形式，并认为高平调音节弱化为了浮游调（即以上提到的 LH 和 MH），
而中平和低平调则分别弱化为了带声调的抽象央元音/ə˧/和/ə˩/（Michaud & He 2007:243）。  
新近的调查表明纳西语中音节弱化现象比以往的描写更为丰富和复杂：音节弱化引起
的左邻音节音变共有十二种形式，这为语音学和音系学角度研究音节演变提供了理想的案
例。目前的重新分析跟最早的调查报告——变调为字调升调「低升调」（和即仁、姜竹仪 
1985）如此不相同，这跟调查方法有一定的关系。音节弱化是典型的口语中的现象，如果语
言调查采用调查字表、使用汉语句子翻译等方法则很难被发现。音节弱化现像是相当微妙的，
即使是母语人只有告诉他有类似的音变时恍然大悟，承认音变的存在。非母语者更不容易
自信地判断某个具体例句里面有什么音节被弱化。作者在校对非母语人的调查材料时就发
现，非母语调查者容易忽略音节弱化引起的音变，并对语法做出错误的分析。据作者所知，
从纳西语音节弱化后宿主有十二种不同变调类来看，这比其它任何语言更为复杂。可是要注
意，这方面的研究是几年来才开始的，如果同样详细地考察普米语、木雅语等在声调系统
类型与纳西语相近的语言，很可能也会发现此类现象的存在。 
尽管纳西语音节弱化引起的变调与浮游调停靠引起的变调极为相似，但纳西语音节弱化
同时保留声调和音长，与非洲语言学家所提音节弱化为浮游调的观点完全不同。本文在前人
研究基础上对纳西语音节弱化和合音音变进行深入描写和分析，尝试解决目前纳西语音节弱
化研究中的分歧，拟提出一个整合的方案以深化对纳西语变调本质和声调类型的认识。 
文中使用语料为纳西语2西部方言片丁话(Michaud & He 2015)，文中片丁话主要发音人
为 M1，67 岁，男性。其他发音人将在具体涉及时在文中注出。片丁话是云南省丽江市古城
                                                             
1 文章和相关语音附件见：https://hal.archives-ouvertes.fr/hal-00144485 
2 纳西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但更为具体的语支划分仍存在分歧。按最新的纳西语历史语言比较结果和谱系分
类见：Jacques & Michaud（2011）。不同时期语言学家对纳西语的谱系分类文献回顾可参考 Michaud（2017:10-
14）。纳西语被初步划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方言区（和即仁、姜竹仪 198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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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大东乡白水村委会片丁村纳西族和其它民族共同使用的一种纳西语方言（土语）。选取片
丁话为语言点是因为音节弱化和合音音变跨方言存在，片丁纳西话和大研镇（纳西族过去的
政治文化中心）纳西话可以正常交流，语音、词汇和语法差别不大，片丁话可以基本代表纳
西语。另外，片丁话是第一作者的母语，可以更为细致地描写和讨论语言现象。本文所用片
丁话辅音和元音音位系统与 Michaud & He 2015 的描写一致，唯一差别是描写声调系统时本
文将 MH 修改为 R，略有改动（<表 1>），在下文中将进一步讨论到声调分析的问题（4 讨
论）。 
<表 1> 片丁纳西话四个声调在单音节上的对立 
声调描写 高平调 中平调 低平调 升调 
字母标调(Michaud & He 2015) H M L MH 
字母标调(本文) H M L R 
纳西语例词 tʰɑ˥ tʰɑ˧ tʰɑ˩ tʰɑ˩˦ 
汉语 可以 拓 瓶子 他家（的） 
 
2. 合音音变包含音长和声调两个维度 
在描写片丁纳西话的音节弱化时面临较多变调类之间的对立（12 种）。变调对立的处
理主要基于母语人的语感。「基于母语人听感」是语言学家经常使用的重要证据之一，但出
于对材料处理的可证实性和可复制性，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提倡在论文出版的同时附上可方
便获取的语音材料（Thieberger & Margetts et al. 2016; Berez-Kroeker & Andrea et al. 2018; 
Morey & Chambers et al. 2016），不再做「哑巴语音学」。这种倡导对论文的后期评估、进
一步研究或提高材料利用率也有所帮助。读者可以在泛语数据库（Pangloss Collection, 
Michailovsky et al. 2014）获取片丁纳西话的一些初步录音，包括词表和故事。除了提供常规
的四对照注释外，还对录音做了较为详细的笔记1。由于录音的文本转写和标注较为耗费时
间和精力，作者将在今后研究过程中逐步完善和公开录音与国际音标转写文本，方便同行参
考和使用。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全面地反映音节弱化引起的变调在整个纳西语声调系统中的音系
表现，提供基于一手的田野调查分析。虽然作者是母语人，但所用分析材料除请发音合作人
刻意给出含有音节弱化的词、短语和句子外，还大量选用了自然语料——对话和故事中的实
                                                             
1 http://lacito.vjf.cnrs.fr/pangloss/corpus/list_rsc.php?lg=N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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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比自省式材料更为客观。本文中未给出语音分析数据，实际上并非所有语音发现都能通
过实验语音分析得到百分之百确定的结论。例如汉语的连上变调经常被语音学家和音系学家
所争论，如王士元和李公谱（1967）认为在上声前面由上声变出来的声调是阳平（35）,而
Yuan & Chen (2014:218)认为连上变调与阳平（35）有差别。总之，对片丁话音节弱化及合
音音变分析的方法和观点可作为一种假设为从语音和语法不同角度的研究提供基础，以期起
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纳西语中，音节弱化后合音音变表现在声调和音长两个方面，而不是以往所认识的单
一音高维度。纳西语音节弱化过程中总出现补偿性延长（compensatory lengthening）。音节
弱化后宿主的主要元音总伴随着长元音，但长音仅在宿主音节和被弱化音节声调一致时构成
音位对立，故除非需特殊说明，下文中不再标注长元音。音长在片丁话静态元音音位系统中
不具有音位地位，但在句中却由于合音而有别义作用。例 4a 和 4b 因量词 kɤ˥「根」的音长
不同而有不同的句义，kɤ˥为普通量词，kɤː˥则包含量词「根」和副词「仅仅」两个语素。例 4b
中量词上的长音来源于副词 tɑ˥「仅仅」的弱化：kɤ˥ tɑ˥ > kɤː˥「根-仅仅」。 
(4) a. dɯ˧ kɤ˥ ɟʏ˧ se˩. 
  一 根 EXIST PFT 
  有一根（棍子）了。 
 b. dɯ˧ kɤː˥ ɟʏ˧ se˩. 
  一 根-仅仅 EXIST PFT 
  仅有一根（棍子）了。 
除高平调音节外，中平调和低平调音节也同样可出现音长的对立，如例 5a 中 tʰɯ˧为普
通第三人称单数「他」，例 5b 中 tʰɯː˧则包含第三人称代词「他」和副词「也」两个语素。例 5b
中第三人称上的长音来源于副词 lɑ˧「也」的弱化：tʰɯ˧ lɑ˧ > tʰɯː˧「3SG-也」。 
(5) a. nɯ˩ mɤ˧ bɯ˧˥ ze˥ tʰɯ˧ mɤ˧ bɯ˧.
  2SG NEG FUT-˥ 如果 3SG NEG FUT
  你若不去他不去。 
(5) b. nɯ˩ mɤ˧ bɯ˧˥ ze˥ tʰɯː˧ mɤ˧ bɯ˧.
  2SG NEG FUT-˥ 如果 3SG-也 NEG FUT
  你若不去他也不去。 
例 6a 中 tʰɯ˩为普通动词「喝」，6b 中 tʰɯː˩则为动词的完成体形式「喝了」。6b 中动
词上的长音来源于完成体 se˩的弱化：tʰɯ˩ se˩ > tʰɯː˩「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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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 ŋɑ˩ ɟi˩ tʰɯ˩. b. ŋɑ˩ ɟi˩ tʰɯː˩. 
  1SG 水 喝  1SG 水 喝-PFT 
  我喝水。  我喝了水。 
音节弱化后保留声调体现在合音变调中，变调本质上是前后两个音节声调的结合。合音
音变中变调不仅仅只是升调，而是有升、降、平、高升、升降等多种类型。由于片丁话中带
字调升调音节从不弱化为声调和音长，故下面将分别描述高平、中平和低平三类音节弱化后
宿主的变调。 
2.1 高平调音节弱化 
高平调音节弱化与前面音节合音后出现低高升（˩˥）、中高升（˧˥）和次低高升（˨˦ ˥）三类
升调。可以弱化的高平调虚词包括副词 tɑ˥「仅仅」、动态状语标记 bɤ˥、连词 nɯ˥「或」、
连词 lɯ「˥若……」等。以 tɑ˥为例，在「数词+量词+tɑ˥」结构中 tɑ˥都弱化为高平调和音长，
使不同声调的量词变调。 
(7) a. dɯ˧ tɑ˧˥ ɟʏ˧ se˩.  
  一 担（水）-仅仅 EXIST PFT  
 b. dɯ˧ tɑ˧ tɑ˥ ɟʏ˧ se˩.
  一 担（水） 仅仅 EXIST PFT 
  只有一担（水）了。 
例 7a 和 7b 句义完全相同。高平调副词 tɑ˥弱化为高平调和音长后向左边音节停靠，使
量词 tɑ˧由中平调变为中高升调（MH）。若直接省略句法成分 tɑ 「˥仅仅」且前音节不变调，
则表示完全不同的意义，如例 7c： 
(4) c. dɯ˧ tɑ˧  ɟʏ˧ se˩. 
  一 担（水）  EXIST PFT 
  （已经）有一担（水）了。 
副词 tɑ˥与其它量词结合时也会弱化为高平调和长音，与不同声调的量词合音有不同的
音变形式（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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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tɑ˥「仅仅」使不同声调的量词有不同的变调形式 
宿主声调与被弱化音节相同 宿主声调与被弱化音节不同 
高平调量词 低平调量词 中平调量词 升调量词 
tɑː˥ 根（玉米） tɑ˩˥ 堆（柴） tɑ˧˥ 担（水） tɑ˨˦ ˥沓（钱） 
kɤː˥ 根 kɤ˩˥ 罐 kɤ˧˥ 沟 kɤ˨˦ ˥ 格 
** kʰɯ˩˥ 根（线） kʰɯ˧˥ 根（树根） ** 
pʰʋ̩ː ˥ 条（被子） pʰʋ̩˩ ˥ 块（地） pʰʋ̩˧ ˥ 副 ** 
tæː˥ 袋 tæ˩˥ 竖 tæ˧˥ 单 ** 
** ** ** ho˨˦ ˥ 盒 
** ** ** fɑ˨˦ ˥ 发 
** ** ** ɟe˨˦ ˥ 户 
可见副词 tɑ˥的弱化使所有量词声调和音长延长，声调的变化也有明显的规律性。类似
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其它高平调虚词的弱化过程中。举例如下： 
动态状语标记 bɤ˥「着」，dʐɤ˩ bɤ˥> dʐɤ˩˥「抓着」 
(8) i˧bi˩ lo˩˥ ze˥ ɲi˧ dʐɤ˩˥ lɯ˧ næ˩ ʂɤ˥ me˩ 
 金沙江 INESS-˥ TOP 鱼 抓-ADVB.DYN 来 应该 说 INTJ 
 tsɿ̟˥ we˧.        
 QUOT INF        
 据说你要到金沙江里把鱼抓回来。
nɯ˥「还是」， bɯ˧ nɯ˥ > bɯ߳「去还是（不去）」。 
(9) nɯ˩ dʐɯ˧ lo˩ bɯ˧˥ mɤ˧ bɯ˧ le˧?
 2SG 城市 INESS 去-还是 NEG 去 Q
 你去不去城里？ 
lɯ˥「连……」，kʰæ˩dze˧ lɯ˥ > kʰæ˩dze˧˥「连玉米」。 
(10) kʰæ˩dze˧˥ dɯ˧hɤː˧ ʂɯ˧ se˧˩.
 玉米-连 全部-ADVB.STAT 死 PFT.SFP 
 连玉米都死光了。  
2.2 中平调音节弱化 
中平调虚词音节弱化后与前音节合音可以有降、平、升、升降等多种音高走势。如亲见
示证标记 jɤ˧、领属格 ɡɤ˧、从格 nɯ˧、静态状语标记 be˧、助词 lɑ˧「也」等。下面以数词
dɯ˧「一」为例说明中平调音节弱化及合音变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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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ʰɯ˥, le˩cʏ˩˥ ze˥ je˧ mi˧ mu˩ ho˧tʰo˧˩ ci˧ tʂʰo˧ 
 于是 又-˥ TOP 助 火 吹 火桶-DUR 放 这 
 lo˩˥ ze˥ pɯ˧lɯ˩˧ lʏ˧ ʏ˩ ci˧ mʋ̩˩   tsɿ ̟˥ mʋ̩˩ . 
 里-˥ TOP 笛子-一 个 拿 放 肯定语气词 QUOT 语气词 
 于是呢又在放吹火桶的地方放了一个笛子。
例 11 中 pɯ˧lɯ˩˧ lʏ˧的完整形式为 pɯ˧lɯ˩ dɯ˧ lʏ˧，而不变调的*pɯ˧lɯ˩ lʏ˧是不成立的。
中平调数词在「名词+dɯ˧+量词」结构中弱化后不同声调名词音节除了主要元音音长都延
长外，也有不同的音高表现。有意思的是，数词 dɯ˧ 「一」弱化后的数量结构常常与相应
复合词形成对立，如：le˥˧kʰwɑ˥「一碗茶」与 le˥kʰwɑ˥「茶碗」，ɯː˧me˧「一只牛」与 ɯ˧me˧
「母牛」，çiː˧ hwɑ˥「一群人」与 çi˧hwɑ˥「人群」等（表 3）。下表中「复合词/短语」一
栏中的例词是为了说明数词弱化后名词音长和声调出现变化是语言事实，特别是当名词为中
平调时「复合词/短语」和音节弱化后的「数量短语」之间由音长构成对立。 
<表 3>  数词 dɯ˧「一」弱化 
数量名结构完整形式  dɯ˧的弱化形式 复合词/短语 
le˥ dɯ˧ kʰwɑ˥（茶/一/碗） ⇒ le˥˧ kʰwɑ˥ 一碗茶 le˥kʰwɑ˥ 茶碗
tsʰɿ ̠˥  dɯ˧ me˧（羊/一/只） ⇒ tsʰɿ ̠˥ ˧ me˧ 一只羊 tsʰɿ ̠˥ me˧ 母羊
ʂɚ˥ dɯ˧ ndu˩（泥垢/一/坨） ⇒ ʂɚ˥˧ ndu˩ 一坨泥垢 ʂɚ˥ndu˩ 泥垢
ɯ˧ dɯ˧ me˧（牛/一/只） ⇒ ɯː˧ me˧ 一只牛 ɯ˧me˧ 母牛
fʋ̩˧  dɯ˧ pɑ˧（锯子/一/把） ⇒ fʋ̩ː ˧ pɑ˧ 一把锯子 fʋ̩˧ pɑ˧  长毛
çi˧ dɯ˧ hwɑ˥（人/一/群） ⇒ çiː˧ hwɑ˥ 一群人 çi˧hwɑ˥ 人群
ɲi˧ dɯ˧ me˧（鱼/一/只） ⇒ ɲiː˧ me˧ 一只鱼 ɲi˧me˧ 太阳
o˩ dɯ˧ me˧（鹅/一/只） ⇒ o˩˧ me˧ 一只鹅 o˩me˧ 雌鹅
æ˩ dɯ˧ me˧（鸡/一/只） ⇒ æ˩˧ me˧ 一只鸡 æ˩me˧ 母鸡
pi˨˦ dɯ˧ lʏ˧（笔/一/只） ⇒ pi˨˦ ˧ lʏ˧ 一枝笔 ** ** 
mɤ˨˦ dɯ˧ tʰɑ˩（墨/一/瓶） ⇒ mɤ˨˦ ˧ tʰɑ˩ 一瓶墨水 mɤ˨˦tʰɑ˩ 墨瓶
tʰɑ˨˦ dɯ˧ lʏ˧（塔/一/座） ⇒ tʰɑ˨˦ ˧ lʏ˧ 一座塔 ** ** 
lɑ˨˦ dɯ˧ lʏ˧（蜡/一/支） ⇒ lɑ˨˦ ˧ lʏ˧ 一支蜡烛 ** ** 
除数词 dɯ˧外，亲见示证标记 jɤ˧、领属格 ɡɤ˧、从格 nɯ˧、静态状语标记 be˧、助词 lɑ˧
「也」等都可弱化为中平调和音长，使之前的音节产生变调，变调规律与 dɯ˧一致，不再详
细说明。如： 
亲见示证标记 jɤ˧，tɕʰi˩ jɤ˧ > tɕʰi˩˧「（看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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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 ɡɤ˩ tʂʰɚ˥ nɯ˧ cæ˧ bɤ˥ tɕʰi˩˧ me˩ mɑ˨˦. 
 PAUSE 上 代 ABL CH.讲 ADVB.DYN 来-VIS INTJ INTJ 
 嗯……（故事）从上辈就开始讲（到现在）了。
领属格 ɡɤ˧，ɡɯ˧zɿ̟˧ ɡɤ˧ > ɡɯ˧zɿ̟ː˧「弟弟的」。 
(13) ɡɯ˧zɿ ̟ː˧ tʂʰɯ˧ hwɑː˥ ze˥ le˧ ndʏː˥ hɯ˧ tʂɚ˩. 
 弟弟-POSS 那 CLF.群-˥ TOP LE1 赶-ADVB.DYN 去 CAU 
 弟弟的那群（牲畜）呢，（让弟弟）先赶走。 
施格 nɯ˧，ʐwɑ˧kʋ̩˧dzɿ̟˩ nɯ˧ > ʐwɑ˧kʋ̩˧dzɿ̟࠷「马面来……」 
(14) e˥, so˩ɲi˧ ʐwɑ˧ kʋ̩˧  dzɿ ̟˩ ˧ le˧ ndʏ˥ ʨʰi˩˥  ze˥ je˧ 
 PAUSE 明天 马 头 EXIST-A ITER 赶 来-˥ TOP PAUSE 
 第二天马面来赶（小偷）的时候…… 
静态状语标记 be˧dɯ˧hɤ˧ be˧ > dɯ˧hɤː˧「全部地……」 
(15) kʰæ˩dze˧˥ dɯ˧hɤː˧ ʂɯ˧ se˧˩.
 玉米-连 全部-ADVB.STAT 死 PFT.SFP  
 玉米都全死了。 
助词 lɑ˧「也」，æ˩ lɑ˧ > æ˩˧「鸡-也」。 
(16) æ˩˧ le˧ cʏ˩˥ tɕʰi˩˧ tsɿ ̟˥ we˧.  
 鸡-也 LE 鸣-ADVB.DYN 来-VIS QUOT 语气词  
 据说鸡也重新开始打鸣了。 
2.3 低平调音节弱化 
片丁话中一些低平调的虚词也会弱化为低平调和音长，如动词的完成体 se˩「了」、持
续体标记 tʰe˩、进行体标记 ni˩、处所格 lo˩「里面」、系词 wɑ˩「是」等。下面以完整体 se˩
「了」来说明低平调音节弱化后前音节的语音表现。 
 
 
 
                                                             
1 前缀 le˧-在纳西语中有多重功能，前人研究中没有具体的分类，因此暂时用 LE 标注。此前缀可根据不同的句
法结构，以及动词、形容词的语义可拟翻译为「又」或「回」，还有一些结构中 le˧-的语义则暂时难以直译出，
le˧-前缀的语义和句法功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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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 ɟi˩ nɯ˧ pi˧ bɤ˥ hɯ˧˩ tsɿ ̟˥ .
  水 A 冲 DYN.ADVB 去-PFT QUOT 
        
 b. ɟi˩ nɯ˧ pi˧ bɤ˥ hɯ˧ se˩ tsɿ ̟˥ .
  水 A 冲 DYN.ADVB 去 PFT QUOT 
  说是水冲走了。 
例句 17a 与 17b 意思一样。句中「去」单念时为 hɯ˧，完整体标记 se˩弱化后与动词合音，
除了使其音长延长外，音高由中平调（˧）变为中低降调（ࠉ）。如果省略 se˩的同时 hɯ˧
「去」不变调，则句义会有所变化。试比较例句 17a 与 17c。 
4 c. ɟi˩ nɯ˧ pi˧ bɤ˥ hɯ˧ tsɿ ̟˥ .
  水 A 冲 DYN.ADVB 去 QUOT 
  据说是水冲走的。 
se「˩了」弱化后与不同声调动词合音，除了使动词音节延长外，还会呈现不同音高走势。
见表 4。 
<表 4>  完成体 se˩「了」弱化后不同声调动词的变调形式 
动词（宿主音节） 汉义 动词+se˩的变调形式 汉义 
kʰo˥ 杀 kʰo˥˩ 杀了 
lɯ˥ 尿 lɯ˥˩ 尿了 
kʰæ˧ 咬 kʰæ˧˩ 咬了 
ŋɡɑ˧ 赢 ŋɡɑ˧˩ 赢了 
do˩ 见 doː˩ 见了 
kɤ˩ 筛 kɤː˩ 筛了 
fɑ˨˦ 发 fɑ˨˦ ˩ 发了 
pʰɤ˨˦ 拍 pʰɤ˨˦ ˩ 拍了 
持续体标记 tʰe˩、进行体标记 ni˩、「里面」处所格 lo˩、系词 wɑ˩等都可弱化为低平调
和长音，之前动词音变规律与 se˩「了」弱化相同。如： 
持续体标记 tʰe˩，lɯ˩ tʰe˩ ci˧ > lɯː˩ ci˧「犁了地放好」。 
(18) jwæ˩sɿ ̟˧ ho˩fʋ̩˨ ˦ be˧ çi˧ nɯ˧ lɯː˩ ci˧ tʰɯ˧, ə˥˩? 
 原封不动（的） ADVB.DYN 人 A 犁-DUR 放 那 疑问前缀-COP 
 把别人犁很好的（田）又原封不动地恢复（到未犁的状态），是吧？ 
进行体标记 ni˩，cæ˧ ni˩ > cæࠉ「正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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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ŋɑ˨˦ di˧ tʂʰɯ˧ŋɡɯ˩ nɯ˧ tʰe˩ cæ˧˩ sjɤ˧ mɑ˨˦. 
 我家的 CH.爹 3PL A DUR CH.讲-PROG SFP.VIS INTJ 
 我爸他们正在讲着（故事）。
处所格 lo˩「里面」，hɯ˥ lo˩ mɯ˩ tsʰo˧ > hɯ˥˩ mɯ˩ tsʰo˧「往海里跳」。 
(20) mu˧tʂu˩ lɯ˧tʰɑ˥ tʰɯ˧ ʦɑ˧ bɤ˥ hɯ˥˩ mɯ˩ ʦʰo˧.  
 石碓 石磨 TOP 背 ADVB.DYN 海-INESS 下 跳  
 背着石臼和磨盘往下跳到海里。    
系动词 wɑ˩，swe˧ wɑ˩ je˥ > swe˧˩ je˥「因为是官」。 
(21) pʰi˩lu˥ kʋ̩˧  nɯ˧˥ ɲɟi˧˩ i˥sɿ ̠˧  se˩ mɑ˨˦, swe˧˩
 CH.平路 上 ABL-仅仅 走-PROG 意思 SPF AFF 官-COP
 je˥.   
 所以        
 所以意思就是说在平路上走了嘛，因为是官员。  
3. 音节弱化为超音段后呈现出「可还原」和「不可还原」的状态 
纳西语中发生合音音变后并不是总能还原出被弱化的音节，有的音变虽然与音节弱化
引起的音变相同，但暂时无法确定被弱化的音节是什么。从共时角度来看，可以推测这类变
调可能与历史上音节完全弱化消失有关。 纳西语中副词「仅仅」单念时为[ɡɤ˨˦]（与副词「仅
仅」同义），声调为升调。副词[ɡɤ˨˦]入句后[ɡɤ˨˦]之前的所有词都会出现音变，音变规律与中
平调音节弱化引起的变调相同。如例句 22（a-d）。但母语人无法还原出被弱化的中平调音
节。 
(22) a. ŋɑ˩ lɑ˥˧ ɡɤ˨˦ tʂʰu˧ kʋ̩˥ mɤ˧.
  我 打 仅仅 读 会 IND
  我只会读「打」。（lɑ˥「打」）
 b. ŋɑ˩ lɑː˧ ɡɤ˨˦ tʂʰu˧ kʋ̩˥ mɤ˧.
  我 老虎 仅仅 读 会 IND
  我只会读「老虎」。 （lɑ˧「老虎」）
 c. ŋɑ˩ lɑ˩˧ ɡɤ˨˦ tʂʰu˧ kʋ̩˥ mɤ˧.
  我 手 仅仅 读 会 IND
  我只会读「手」。  （l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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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ŋɑ˩ lɑ˨˦ ˧ ɡɤ˨˦ tʂʰu˧ kʋ̩˥ mɤ˧.
  我 蜡 仅仅 读 会 IND
  我只会读「蜡」。  （lɑ˨˦「蜡（汉语借词）」）
副词「先」单念时为[se˧]，[se˧]之前出现的所有音节都会出现音变。如第二人称代词由
nɯ˩变为[nɯː˩˥] （例 23a）。如果 nɯ˩不变调则不符合语感（例 23b）。 
(23) a. nɯ˩˥ se˧ kæ˧ fæ˧ lɑ˩!
  2SG 先 前 去.IMP 祈使语气词
  你先去吧！ 
 b. nɯ˩ se˧ kæ˧ fæ˧ lɑ˩!（无意义）
话题标记[ze˥]之前的所有音节都出现有规律的音变。句中量词单用时的实际音值为
[ɡʋ̩˧ ]「个」，入句后量词的实际音值为[ɡʋ̩ː ˧˥] （例 24）。 
(24) mjɤ˧ ndɚ˩ tʂʰɯ˧ ɡʋ̩˧˥ ze˥ je˧ kwɤ˥jɤ˨˦ mɤ˧ ljɤ˩ tse˥. 
 眼睛 浑浊 这 个 TOP 于是 稍微 不 漂亮 QUOT 
 据说那个浊眼（天女）呢没有那么漂亮。 
又如动词变调出现在「持续体 tʰe˩ +动词+其它虚词」的句法结构中，音变规律与中平
调音节弱化后动词的音变相同。如例 25a 中动词由中平调变为高中降调[tʂʰɯ˞ː˥˧]，动词不出
现音变（例 25b）则语感上例 25a 更加肯定。  
(25) a. ŋɑ˩ tʰe˧ɯ˧ dɯ˧ tsʰæ˧ tʰe˩ tʂʰɯ˞˥ ˧ me˧…
  1SG 书 一 本 DUR 拿-？ 但是 
 b. ŋɑ˩ tʰe˧ɯ˧ dɯ˧ tsʰæ˧ tʰe˩ tʂʰɯ˞˥ me˧…
  1SG 书 一 本 DUR 拿 但是
  我拿着一本书，可是…… 
与例 22-24 中不同，并不能认为例 25 中的 me˧「但是」在底层上携带声调音长，因为
在其它语法结构中 me˧之前的词不出现音变，如：tsʰɿ ̟˩  me 「˧来了但是……」，bɯ˧ me˧ 「要
去了但是……」，kʰɯ˥ me 「˧可能是但是……」，如果强行变调为 tsʰɿ ̟˩ ˧ me˧，bɯː˧ me˧，kʰɯː˥ 
me˧，则母语人只会认为两个词中间亲见示证标记 jɤ˧被弱化了，即 tsʰɿ ̟˩ ˧ me˧ 「来了（亲见）
但是……」< tsʰɿ ̟˩  jɤ˧ me˧，bɯː˧ me˧ 「要去了（亲见）但是……」< bɯ˧ jɤ˧ me˧，kʰɯː˥ 
me˧「装了（亲见）但是……」 < kʰɯ˥ jɤ˧ me˧。 
从例 22-24 可以看出，单念时话题标记[ze˥]、副词「仅仅」[ɡɤ˨˦]、副词「先」[ se˧]总是携
带一声调和音长，底层上以上词可分别分析为：/ː˥ze˥/、/ː˧ɡɤ˨˦/、/ː˥se˧/。在研究大研镇话话
题标记 se˥（与片丁话的 ze˥对应）的浮游调时，米可（Michaud 2006）认为其来源于双音节
*lɯ˥se˥的弱化。大研镇话*lɯ˥se˥在片丁话中应为*lɯ˥ze˥，但语感上已经感觉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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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语言的变调规律来看，有的语言中这类变调可以从声调延展来解释，如：L.H 变为
LH.H，但纳西语中的单音节语素都有相对固定的声调，在词、短语或句子层面未发现声调
延展现象。声调形态丰富语言中出现的无声调音节（toneless syllabe）也不出现在片丁纳西
话中，词和短语中字调升调（R）的位置也不受限制（除动词重叠式外，如 mɑࠕ > mɑ˧mɑࠕ）。
即便使用延展（同化）来解释音节弱化后的变调也行不通，如话题标记在文章中分析为底
层为/ː˥ze˥/，但并不能认为话题标记本身带高调（-˥）所以进一步同化了之前音节的声调，延
展在分析其它带浮游调的词时不适用，如/ː˥se˧/这样底层带声调和音长而音节为中平调的词，
延展或同化都没法解释位于/ː˥se˧/之前词的规律性变调。总之，尝试使用其它概念来解释这
类「无法还原」的声调和音长，暂时没有切实的依据。 
另外，共时上音节虽然可以还原，但对发音人来说还原有难易的区别。在有的句法结构
中已经趋向于使用音变形式，而不是音节形式的词。有时发音人需要根据语法规则加以提
示方能还原出被弱化音节。因此假设/ː˥ze˥/、/ː˧ɡɤ˨˦/、/ː˥se˧/弱化自双音节具有共时基础。由
于音节弱化的时间太久了，语句或词汇中一些语法成分已经脱落，使得现在的母语人无法
将「隐形」了太久的弱化音节「现形」。这就使得弱化的音节目前的关系呈现出「可还原」
和「无法还原」两种状态，其中前者占绝大多数。 
 
4. 讨论 
纳西语中音节弱化时完全丢失音段（辅音和元音）而声调和音长得以保留并进一步与左
邻音节合音使之出现音变，当被弱化的音节与前音节声调不同时出现变调，二者声调相同
时前音节出现长短音对立，长短音对立恰好表明音节弱化时保留了原有音节的声调和音长。
合音音变包括音高和音长两个维度的变化。音节弱化使宿主表现出 12 种丰富的音变形式（表 
5）。当然，将合音音变分析为 12 种形式并不否认变调系统的不稳定性，有的变调已经出现
中和化为字调的现象，如 LH 和 MH 中和化为字调升调 R，中和化可能与固有词中一些字调
升调的来源有直接关系，但由于本文主要目的在于呈现音节弱化和合音音变的语言事实和描
写框架，在这里不再详细论证变调系统演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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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合音音变的形式(V 代表元音)1 
        后音节声调 
前音节声调  
高平调 (H) 中平调 (M) 低平调 (L) 
高平(H) VːH (˥˥ ˥) VːHM (߅) VːHL (ߑ) 
中平(M) VːMH (߳) VːM (˧˧ ˧) VːML (ࠉ) 
低平(L) VːLH (ࠫ) VːLM (࠷) VːL (˩˩ ˩) 
升(R) VːRH (ࠐ) VːRM (ࠒ) VːRL (ࠔ) 
表 5 中 RH 的音高走势符号/ࠐ/与 MH (߳)和 LH (ࠫ)比较接近，在句子中有的发音人认为
RH 与 MH 相同，但弱化后高平调在其它声调的宿主后具有明显的升的特征，因此保留了
RH的描写，以说明这类变调是高平调音节弱化引起的。从类型学上看，如果出现三个平调，
音系上非平调都应由三个平调派生。纳西语音节弱化后宿主的变调形成了整齐的「三升三
降」系统，但字调升调（R）并不是三个平调的派生调。听感上，纳西语中 R 并不属于 LM、
MH 或 LH，与典型的平调声调系统不同。同样的观点见于米可对纳西语声调的类型比较
（Michaud 2013），指出将纳西语的升调分析为 LH 或者 MH 都是主观武断的，选择 LH 或
MH 主要借助研究者的听感。在其它音系过程中同样没有证据表明单音节上的升调可分析为
平调 L、M 和 H 的派生，如：R 可以自由出现在词首或词尾（除动词重叠式外，如：mɑࠕ > 
mɑ˧mɑࠕ，第一个音节不允许出现 R）、未出现声调延展（tone spreading）等。因此，升调 R
属于基本调，与音节弱化产生的变调不同，不能分析为平调的派生形式。 
学界在讨论非洲和美洲语言浮游调引起的变调时，讨论低平浮游调引起的降级较多，
如 Twi 语中 mè（我的）ɔ̀bó（石头） > mè ↓bó 「我的石头」，其中 ɔ̀的元音[ɔ]丢失，弱化为
漂浮调 L，导致高平调 bó的高平调降级为↓H（Hyman & Schuh 1974:92）。与此相同的现象
也出现在非洲的 Gã语（Paster 2003）、尼日-刚果语系的 Bamana 语（Vydrin 2016）、美洲墨
西哥 Peñoles Mixtec 语（Daly & Hyman 2007）等中。与此不同，纳西语片丁话高平、中平
和低平调音节都可弱化为声调和音长，甚至音节弱化后使非平调宿主变调，如 RH、RM、
RL。 
4.1 典型浮游调是单一的音高维度 
从纳西语音节弱化为超音段过程中保留音长这一点上来看，纳西语音节弱化并不产生
典型的浮游调，典型浮游调只包含单一的音高维度。在非洲声调语言中，音节完全丢失音段
                                                             
1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在音系上出现变调时音长不具有音位地位，这里为了方便读者保留了所有的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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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为浮游调1，即弱化为纯粹的声调。浮游调又称无元音声调（vowelless tone, Goldsmith 
2002:84），是指失去载调单位（tone bearing unit）而在底层继续存在的声调，浮游调需要通
过停靠（docking 或 grounding）到邻近音节来实现为表层形式。音系上，浮游调的存在体现
了声调的半自主性（Hyman 2011）。「floating tone」一词最早由非洲语言学家 Voorhoeve 在
1971 年提出，主要用于解释非洲、美洲平调型（level tone）语言的变调现象（可参考：Hyman 
& Tadadjeu 1976; Odden 1988; Chumbow & Nguendjio 1991; Paster 2003; Daly & Hyman 2007; 
Vydrin 2016），现已成为了语言描写和音系学中所接受的术语。 
例如在班图语言中有的变调现象无法用已有的声调规则解释，假如引入浮游调的概念则
可以得到较好解释。例如在 Bamana 语中（例 26a），muLsoH「女人」、tɛH「不是」和 yɑnL
「这里」三个词单念时声调序列为 L-H-H-L， .入句后 tɛH 出现高平调降级（downstep），
/muLsoH-L tɛH yɑnL/的实际音值为[muLsoH tɛ!H yɑnL]2，例句 26a 和 26b 表达不同意义，26a 中
的变调规则无法直接通过相邻声调预测。研究表明降级与 H-H 声调序列之间存在表定指的
低平漂浮调（L）有关（Vydrin 2016:90），其后音节为高平调起首时高平调降级为↓H，对低
平调后音节则无影响。 
(26) a. muLsoH -L tɛH. yɑnL. 那女人不在这里。
  女人 定指 不是 这里  
 b. muLsoH  tɛH. yɑnL. 这里没有女人。 
  女人  不是 这里  
历史上音节弱化过程中音节完全丢失音段是浮游调的重要来源，但由于在共时上难以
还原其对应音节，文献中对浮游调的研究以共时描写和分析为主，极少讨论浮游调的来源。
例 26 中的低平调浮游调被证明来源于低平调的定冠词*ò（Vydrin 2016:91），共时上已完全
脱离了原虚词音段而独立承担了定指功能。又如班图语发展历史中，绝大多数语言中双音节
名词的第二音节丢失了元音变为了浮游调，浮游调与第一个音节构成斜调（HL、LH），或
与剩下的词根连接（linking），在入句后实现为表层形式。只有少数语言中的第二音节弱化
后音段连同声调一起消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Nurse & Philippson 2003:59-70），使班图语
亲属语言出现复杂的声调形态。前人对浮游调停靠后常见的实现形式的描写，除降级外还包
                                                             
1 英文术语「floating tone」汉语翻译为「漂浮调」（王嘉龄 1993:185）、「浮游调」（王洪君 2008:228；包智明 
侍建国 许德宝 2015:123；马秋武 2008:203）。朱晓农认为可翻译为「游离调」（2018，个人交流）。本文选择
使用「浮游调」。理由之一是其已在主要音系学著作中使用；之二是我们认为这一概念是借鉴生物学概念提出
的，而从生物学角度说，漂浮生物与浮游生物特征类似，一个明显的区别特征为前者有一定运动能力，后者缺
乏有效移动能力或运动能力极弱而无力逆流运动。声调系统中的浮游调往往是弱化导致的，可以视为具有被动
性。 
2 本文对原引文的音标进行了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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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和化、斜调（contour tone，即升调或降调）1、替换（replacement）、复制（copy）等，
但音系过程都未涉及音长的问题。 
在现有关于浮游调研究的文献中，如 Bamana 语(Vydrin 2016)、Bangwa 语（Chumbow 
& Nguendjio 1991）、Bambara 语（Rialland & Sangaré 1989:23; Clements 2000）以及 Saramaccan
语（Good 2002）等中并未见到关于音节音长变化的描写和分析，说明浮游调仅是指只有单
一音高维度的音系概念。非洲声调语言专家 Hyman 教授也指出对于出现莫拉（mora）的浮
游调一般被处理为：「莫拉 + 浮游调」（2018，个人通信）。纳西语东部方言永宁摩梭话存
在浮游调，但与西部方言不同，摩梭话的浮游调来源于音节韵律结构的演变，摩梭话高平浮
游调停靠后也同样不影响宿主的音长（Michaud 2017）。 
 
4.2 单音节到超音段的演变路径 
非洲语言中浮游调有较强的词汇和语法功能，多源于语法范畴词缀或词的弱化，但很
多语言已经难以找出其来源路径。纳西语音节弱化呈现出一个弱化的连续体，连续体体现出
了浮游调的发展途径。纳西语中出现弱化的音节在句法上属于虚词（见 4.4），但并不是所
有的虚词都可弱化为声调和音长。按弱化的程度可将虚词细分为以下 6 类： 
1 类虚词：这类虚词与实词一样音节结构相对固定，不出现明显的弱化，亦不可强行弱
化为声调和音长。如语气词 lɑ˥、le˧、lɑ˩、mbɑ˨˦、mɑ˨˦以及宾格 kɤ˥、to˥等。2 类虚词：出现
协同发音、元音同化、元音和谐等，但弱化过程中音节结构未遭破坏，如：ci˥jɤ˧ >[cɤ˥jɤ˧] 
「钱」、ze˨˦kʋ̩˧  >jɤ˨˦kʋ̩˧ 「哪里」、jɑ˧ko˩ > jæ˧ko˩「家里」、ni˩ > [ɳɯ˩]或[ɲi˩]「进行体」、
tse˥ > [tsɿ ̟˥ ]「引述助」等等。又如各类 a 音节与主要音节出现元音和谐，如疑问前缀 ə˥：ə˥ 
bɯ˧ > [ʔɑ˥ bɯ˧] 「去不去？」、ə˥ mi˥ > [ʔæ˥ mi˥]、「熟没熟？」、ə˥ be˧ > [ʔɑ˥ be˧] 「做
没做？」。3 类虚词：弱化为零声母形式，如[tʰe˩] > [ʔe˩]「持续体」、se˩ > [ʔe˩]「完整
体」、ʂɤ˥ > [ʔɤ˥]「说（助词）」等等。这类零声母不一定与之前音节合音，可能会保留零
声母的独立地位。4 类虚词：弱化并合音，合音出现变韵。例如：jɤ˧ le˧ >[jæ˧]「亲见示证
标记-疑问语气词」、se˧ jɤ˧ > [sjɤ˧]「完结体-亲见示证标记」、lʏ˩ le˨˦ > [læ˨˦]「瞧呀！」、
bi˥ze˥ > [bje˥]「之后」等等。5 类虚词：完整音节与声调和音长共存，包括绝大多数可弱化
的音节。如：tɑ˥ ~ [-ː˥]「仅仅」、持续体 jɤ˧ ~ [-ː˧]，领属格 ɡɤ˧ ~ [-ː˧]等。包括语感上可强
行弱化为浮游调的虚词。6 类虚词：只有声调和音长，音长和声调对应的音节消失，无法通
                                                             
1 英文术语 contour tone 翻译为「曲折调」不太妥当，在汉语研究中可以指任何非平调，这里参考王洪君
（2008:224）的描写使用「斜调」，指纯升和纯降的合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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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语感和句法规则还原被弱化音节，如：话题标记-ː˥ze˥、助词-ː˩nɯ˧、持续体-ː˧等。 
当两个虚词共现时，由于语法化1某些音节弱化后的音长和声调会消失，与典型浮游调
停靠表现相同。如：bi˥「助词」 + -ː˥ze˥「话题标记」 > biː˥ze˥ > bi˥ze˥「于是，之后」。
共时上，另一部份能产性低的合音调在发展中可能逐渐演变为字调（citation tone），如：LH
与字调升调 R 中和化，tʰe˩ tɑ˥「持续体 + 仅仅」> tʰe˩˥ 「持续体-仅仅」> tʰe˨˦「还」。bɯ˩˧
「多的」源于 bɯ˩ ɡɤ˧（bɯ˩「多」，ɡɤ˧「的」），口语中 bɯ˩˧使用得更为频繁，变调的理
据性趋向于消失，并变为字调。更多合音变调系统的演变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详尽讨论
到。由此可见，音节弱化呈现出一个连续统：完整音节 → 零声元音节 → 音节 ~ 声调和
音长 → 声调和音长→ 浮游调 → 合音调（派生调）→ 字调。 
4.3 声调和音长的停靠方向 
纳西语音节弱化后完整保留了原有的语义和语法功能，但声调和音长的附着方向与周围
音节是否为其语法宿主无关，总为左向。纳西语音节弱化后只对左邻音节（宿主）产生影响，
因此，弱化后音长和声调的宿主与虚词的语法宿主并不总是一致。例如：持续体 tʰe˩属于动
词前缀，但是弱化后从不附着在其语法宿主（动词）上：nɯ˩ ndzɿ ̟˩  kʋ̩˧  tʰe˩ ndzɿ ̟˩「你坐在凳
子上。」> nɯ˩ ndzɿ ̟˩  kʋ̩˧˩ ndzɿ ̟˩（nɯ˩「你」，ndzɿ ̟˩「坐」，kʋ̩˧ 「名物化」，tʰe˩「持续体」，
ndzɿ ̟˩「坐」）。浮游调的停靠具有方向性：向左或向右，浮游调的停靠方向与语音及语法环
境有关（Hyman 1979:267），即使是同一种语言中浮游调停靠方向也并不是固定的。如在
Bora 语的领属结构中领有和被领有之间存在一个低平浮游调 L，领属结构构成一个韵律词
（phonological word），如果被领有的词是单音节，则浮游调向左停靠，如果被领有的词是
多音节，则浮游调向右停靠（Thiesen & Weber 2012:251-254）。Hyman 和 Tadadjeu（1976） 
在讨论 Mbam-Nkam 诸语的浮游调时提出了浮游调停靠方向的基本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
四个特点：（1）优先向容易凸显的宿主停靠；（2）趋向于能产生斜调的宿主停靠；（3）
向开音节停靠；（4）与语法亲和性强的音节合音。Cahill（2007）指出浮游调向右停靠为普
遍规则。另外，浮游调停靠并不总是与紧邻的音节停靠，例如羌语中的浮游调（H 或 L）停
靠与周围音节是否为无声调音节（toneless syllable）有关，当周围音节有固定调值时阻止浮
游调停靠，此时漂浮调 H 越过固定调 L 投射到第一个音节上（Evans 2008:471）。纳西语中
音长和声调总是向左边紧邻的音节停靠，没有例外。不仅如此，在非洲声调语言中，声调
延展最自然的方向被认为是向右（Hyman 2001），纳西语音长和声调的停靠方向亦与此违
背。 
                                                             
1 按 Brinton & Trougott（2005:165）对语法化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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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纳西语音节弱化的条件 
音节弱化是跨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下面仅就纳西语的一些初步发现做归纳和描述。
纳西语音节弱化主要与单音节化和词频有关。 
纳西语在东亚语言中属于典型的单音节化语言，其音节结构为(N)C(G) VT（N 为鼻冠，
C 为辅音，G 为介音，V 为元音，T 为声调），从目前穷尽搜集到的语料来看（表 6），可
弱化音节都属于典型的单音节结构（CVT），CVT结构的形成与词频有关。声母位置上都出
现塞音（清、浊或鼻冠浊）、擦音、鼻音和边音，韵母位置上除零声元音节外都为单元音，
不出现复元音、卷舌元音音节。声调上，只有平调音节弱化，未出现带字调升调音节的弱化。
在其它语言中，零声元音节被认为更容易与周围音节合音，如：汉语（孙红举 2016）。但
纳西语中被弱化音节中有零声元音节并不是合音的必要条件。如双音节语素中，零声母可
能弱化也可能不弱化。弱化的如：tʰe˧ɯ˧ > tʰeː˧「书」、cæ˧æ˩「酸菜」>cæ˧˩、jæ˧æ˩ > jæ˧˩
「香油」，零声母不允许弱化的如：ndɑ˧ɑ˥「影子」 > *ndɑ˧˥。其它词中非零声母弱化的例
子： ne˨˦ɡɤ˧ > ne˨˦ ˧「和」、ɲi˥ɲi˩ > ɲi˥˩「像，相同」、zʏ˥zʏ˩ > zʏ˥˩「小孩」、ə˧sɿ ̟˥  ɡɯ˩be˧ 
> ə˥ sɿ ̟˥ ˩ be˧「真正地」等等。纳西语中被音节弱化的宿主都为左邻音节，这可能与音节都为
开音节有关。 
<表 6> 纳西语中可弱化为音长和声调的词 
序号 汉语 纳西语 序号 汉语 纳西语 序号 汉语 纳西语 
1. ADVB.STAT bɤ˥ 9. TOP je˧ 17. 是 wɑ˩ 
2. 仅仅 tɑ˥ 10. a 音节1 ə˧- 18. 语气词 lɑ˩ 
3. 回 u˥ 11. VIS jɤ˧ 19. PROG ni˩ 
4. 连词 nɯ˥ 12. POSS ɡɤ˧ 20. DUR tʰe˩ 
5. 连词 lɯ˥ 13. A nɯ˧ 21. PFT se˩ 
6. 说（强调） ʂɤ˥ 14. ……里 lo˩ 22. ……后 ŋɡu˩ 
7. 动词前缀 le˧ 15. ADVB.DYN be˧ 23. 里；家 ko˩ 
8. 一 dɯ˧ 16. 也 lɑ˧    
纳西语中出现弱化的音节在句法上属于虚词类（见表 6），共有 23 个词。如：副词 tɑ˥
「仅仅」、亲见示证标记 jɤ˧、领属格 ɡɤ˧「的」、内在格 lo˩「……里」等。少数弱化的词
表面上属于实词类，但因为词汇性和语语法性存在斜坡性（Brinton & Trougott 2005:93-94），
相比其它动词，如 lɑ˥「打」、ndɯ˩「卷」、kʰæ˥「射」等，系动词 wɑ˩「是」语法化程度更
                                                             
1 这里指配音的 a 音节，仅出现在 ə˧ze˩ ə˧ze˩ > ə˧ze˩˧ ze˩「慢慢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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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跨语言中，数词「一」较容易出现语法化现象（Heine & Kuteva 2012:301-308）。因此
这一类「实词」实际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实词。如：数词 dɯ˧「一」（表 3）和系动词 wɑ˩
「是」（例 21）也属于「虚词」。 
 
 
<表 7> 词弱化的句法结构（「X」表示任意句法成分） 
序号 汉语 纳西语 声调 音节弱化的句法结构
1. 动态状语标记 bɤ˥ H 动词+bɤ˥+「来/去」义趋向动词 
2. 仅仅 tɑ˥ H 任意合法结构（「名词/代词+tɑ˥」除外） 
3. 回 u˥ H le˧u˥
4. 连词 nɯ˥ H 任意合法结构
5. 连词 lɯ˥ H 任意合法结构
6. 说 ʂɤ˥ H 任意合法结构（少见）
7. 反复体 le˧ M 任意合法结构：le˧ + 动词
8. 一 dɯ˧ M 名词 + dɯ˧ + 量词
9. 话题标记 je˧ M 代词 + je˧
10. a 音节 ə˧- M 重迭式 ə˧ze˩ ə˧ze˩
11. 亲见示证标记 jɤ˧ M 任意合法结构：X + jɤ˧
12. 领属格/名物化 ɡɤ˧ M 任意合法结构：X + ɡɤ˧
13. 施事格 nɯ˧ M 任意合法结构：X + nɯ˧
14. ……里 lo˩ M 任意合法结构：X + lo˩
15. 静态状语标记 be˧ M 任意合法结构：X + be˧（少见） 
16. 也 lɑ˧ M 任意合法结构
17. 是 wɑ˩ L 任意合法结构：X + wɑ˩
18. 语气词 lɑ˩ L 任意合法结构：X + lɑ˩ + X
19. 进行体 ni˩ L 动词+ ni˩ + X
20. 持续体 tʰe˩ L 任意合法结构：tʰe˩+动词
21. 完成体 se˩ L 任意合法结构：动词+se˩
22. ……后 ŋɡu˩ L 词中：mæ˥ŋɡu˩「今后，之后」 
23. 里；家 ko˩ L 词中：jɑ˧ko˩「家里」
部分虚词弱化时表面上与句法结构有关，但这可能仅仅是因为这类虚词在某些固定句法
结构中出现的类率高。表 7 中大多数虚词在任意合法的句法结构中都可以弱化，很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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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弱化的句法结构。如连词 nɯ˥、lɯ˥，亲见示证标记 jɤ˧、领属格/名物化 ɡɤ˧等。其它少数
虚词则仅在特定结构中出现弱化。如动态状语标记 bɤ˥只能在「动词+bɤ˥+「来/去」义趋
向动词（表 8）」结构中弱化，在上文例句中动态状语标记弱化时之后的动词总为趋向动词，
如果为实义动词则不允许弱化（例 27）。 
 
(27) a. tʰɯ˧ tʰe˧ɯ˧ lʏ˩ bɤ˥ ɲɟi˧ ni˩ jɤ˧. 他正边走路边看书。 
  3SG 书 看 ADVB.DYN 走 PROG VIS  
 b. tʰɯ˧ tʰe˧ɯ˧ lʏ˩˥ ɲɟi˧ ni˩ jɤ˧. （不允许） 
  3SG 书 看-ADVB.DYN 走 PROG VIS  
<表 8> 纳西语「来/去」义趋向动词 
纳西语 汉语 纳西语 汉语
lɯ˧/lɯ˩ 来 bɯ˧/bɯ˩ 去（将来） 
ʨʰi˩ 来 hɯ˧ 去（过去） 
ljɤ˩ 来 kʰɯ˥ 去（完成） 
lu˧ 来（命令） fæ˧ 去（命令） 
  bɤ˩ 去（将来） 
  hɤ˩ 去（过去） 
进行体 ni˩只在「动词+ ni˩ + X」结构中弱化。如果进行体 ni˩直接在动词后弱化（例
28b），则母语人会认为被弱化的音节是完整体 se˩「了」（例 29）。 
(28) a. ŋɑ˩ tʰe˧ɯ˧ tʂʰu˧ ni˩. b. * ŋɑ˩ tʰe˧ɯ˧ tʂʰu˧˩.
  1SG 书 读 PROG  1SG 书 读-PROG 
  我正在读书。  
(29)  ŋɑ˩ tʰe˧ɯ˧ tʂʰu˧˩. 
  1SG 书 读-PFT 
  我读书了。 
同样数词「一」只在「名词 + dɯ˧ + 量词」结构中弱化，而在其它结构中不允许弱
化，如：çi˧ dɯ˧ ɲi˧ kʋ̩˥ 「一两个人」不能变为*çiː˧ ɲi˧ kʋ̩˥ 。 
多个可弱化音节共现时，至多出现两个音节同时弱化，未发现三个音节同时弱化的情
况。两个可弱化音节共现时，第一个音节优先弱化，或第二个音节优先弱化，其中第二个
音节优先弱化的情况比较常见。如：ni˩ jɤ˧ 「进行体+亲见示证标记」> ni˩˧，ni˩ se˩「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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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完成体」> niː˩（包括变体[nje˩]）。 
满足单音节和句法结构的情况下在句首、句中、句尾的任意位置都存在可弱化和不可
弱化的现象。自然话语中，即使同一个虚词同时出现在句子的不同位置，可能有弱化和不弱
两种形式。因此，弱化的条件是复杂的，没有一条固定的规则可以遵循。因此音节弱化还
应与说话者语言熟悉度、说话场合、语体、代际差异等有关，有待被进一步深入研究。在某
些场合发音人为了让听话人听清楚则可能整个句子中的音节得以保留。在正式场合说话时
音节弱化会少一些，因为吐字需要清楚。有的纳西族年轻人对音节弱化引起的音变不敏感，
可能在习得的过程中丢失了弱化现象。如大学生在写作（罗马字母文字系统）时有些虚词直
接在句法上省略，导致句子不符合语法。 
5. 结论 
在自主音段理论模型下，从纳西语音节弱化的语音表现形式、语义语法功能及来源的
分析来看，前人所描写的「省略变调」现象实际上是「音节弱化」与「变调」，「变调」包含声
调和音长两个维度的变化，音节弱化是音变的关键因素。弱化过程中音节丢失元辅音弱化为
声调和音长后与前音节合音使，合音共有 12 种音变形式。纳西语中发生弱化的音节在句法
上属于虚词（或准虚词）。纳西语中音节并未完全弱化为浮游调，但与典型的浮游调十分接
近。纳西语音节合音变调音系特征与非洲、美洲以及东亚亲属语言中典型浮游调的停靠不
同，纳西语音节弱化后声调可与非平调音节构成更为复杂的曲折调，纳西语声调和音长附
着方向总是向左。纳西语中声调和音长与虚词音节处于共存状态，但有的虚词音节则可能
在历史上已经完全演变为了声调和音长。此外，音节合音构成的变调系统对纳西语声调系统
有何影响？如何进一步演变？这些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在现有研究中，声调在词汇化和语
法化过程中的表现较少有专门的讨论，纳西语音节弱化研究对声调类型学、声调语言词汇化
和语法化过程中声调的演变等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本文分析中的音长是否属于正真意义上
音长？或者说音长是否可以像米可（Michaud & He 2007）那样处理为抽象的央元音/ə/？这
值得从实验语音学的方法进一步细致讨论。至于为什么同属于音节弱化（丢失音段）现象，
在非洲声调语言中音长随之消失，而纳西语中二者都予以保留。历史上非洲声调语言中音节
弱化是否经历了同时保留声调和音长的阶段，亦或者音节弱化为单纯声调的条件等，则需要
通过专家间合作得出合理的答案。根据现有文献的描写来看，在亚洲语言的许多声调语言
或方言的音节弱化和合音过程中涉及到的变调，如：粤语广州话（白宛如 1989）、山东方
言（李仕春、艾红娟 2008）、烟台方言（张占山，李如龙 2007）、赵庄白语（赵燕珍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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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否也同样弱化为「声调 + 音长」有待进一步验证。在世界语言中，纳西语只是一门「小
语言」，不久将来还可能面临濒危，但可以作为世界语言的实验室，研究诸如音节可弱化到
什么程度、不同升调类如何区分、音节弱化连续体、语音语法接口等方面的问题。 
 
术语缩略表 
缩写 英文 汉语 
1SG 1st person singular  第一人称单数 
2SG 2nd person singular  第二人称单数 
3SG 3rd person singular  第三人称单数 
3PL 3rd person plural 第三人称复数 
A agent 施事 
ABL ablative 从格 
ADVB.DYN dynamic adverbializer  动态状语标记 
ADVB.STAT static adverbializer  静态状语标记 
AFF affirmative 肯定语气词 
CAUS causative 使动 
CH Chinese 汉语借词 
COP copula 系词 
DUR durative 持续体 
EXIST existential 存在动词 
FUT future 将行体 
IMP imperative  命令语气 
IND indicative 陈述语气词 
INESS inessive 内在格 
INTJ interjective 语气词 
LE le˧- prefix 动词前缀 le˧- 
NEG negative 否定 
PAUSE pause 停顿 
PFT perfect 完整体 
POSS possessive 领有标记 
PROG progative 进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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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 quotative marker 引述标记 
SFP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句末助词 
TOP topic marker 话题标记 
VIS visual evidential 亲见示证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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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lable reduction and syllable coarticulation in Naxi: on the path 
from monosyllables to suprasegments 
Likun He1 Yan Liu2 
Yunan Minzu University1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2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report that some syllables carrying high tone in Naxi get deleted (in function 
words), leaving only a “floating tone” which reassociates to the previous syllable in the sentence. Re-
examin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reveals that syllable reduction is extremely common in present-day Naxi, 
and that it is not limited to high-tone syllables: there are as many as twelve possible tonal combinations in 
syllable reduction. These reduced syllables behave in ways that are tantalizingly similar to floating tones, but 
do not entirely match this concept. The study of reduction and coarticulation phenomena in Naxi opens a 
window onto the phonetic complexity of tonal variation and change; it provides insights into evolutionary 
paths in tone systems, and their ties to process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Key words: syllable reduction; tonal reassociation; compensatory lengthening; floating tones; Naxi 
language 
